非拉鐵非教會(PHILADELPHIA CHURCH)    *摘錄自『走天路的教會』第十二章

十八世紀期間，由於兩種屬靈經歷潮流的匯合，產生了“非拉鐵非” (PHILADELPHIA)，組織（或稱教會）的成立。
    
第一股潮流源於人的心靈對與神交通及合一的愛慕。
  第二股潮流，是由認識神的兒女同歸於一的意念所軔發出來的，目的在表明真正教會內信徒間的交通。
    
羅馬天主教會，首先在人心靈和神之間，硬插進了神甫和聖禮。這種制度，使人無法直接親近神。但不少信徒心中渴慕和神相交，而神是藉著耶穌基督顯明出來；信徒心中又愛慕那位天上的新郎，因此全心追求更多認識祂，經歷與祂合而為一的實際，於是他們追求跟隨祂，效法祂，盼望透過默想，能更多領會祂的美麗與完全，又藉著禁慾捨己，勝過肉體和天然的意志。
    
抗羅宗卻因本身內部的分門別類，引起了神的子民間更尖銳的彼此分離，甚至在各宗派間更挑起了彼此的敵視。幸而其中有人為此憂傷，極力指出在生命和愛心中信徒合一的事實，信徒就是那些從世人中分別出來，且因信歸入基督，並與其它肢體合而為一的人。
  在羅馬天主教會中，那些稱為“神秘主義”或“寂靜派”(QUIETIST)的，一向被認為是能標榜基督徒生活的。其中有些著名的，已被封為聖人，但後來因耶穌會及法國路易十四的阻力，他們大受逼迫。其中一位西班牙籍的修士模利諾斯(MIGUEL DE MOLINOS)（一六四O——九七年），於一六七O年來到羅馬，他滿有聖靈的能力，他所著的《靈命指引》，成為許多天主教徒生活的指南，尤其是那些貴族和修士們，更奉之為座右銘。他成了教皇英諾森十一世的心腹。這位教皇本身反對採用任何暴力方式，可是模利諾斯最後卻給判終身監禁，死於宗教裁判者的手中，原因末明。蓋恩夫人(MADAME GUYON)（一六四八——一七一七年）的一生和著作，影響了許多人愛慕追求完美而充滿愛心的生活，尋求完全向神旨意的順服。那滿有恩賜和虔敬的非尼倫大主教(FENELON)，冒著犧牲他在教廷中的事業前途的危險，表示同意蓋恩夫人的見解，並極力維護她。路易十四屢次將她下獄，最後把她關在那恐怖的巴斯底獄(BASTILLE)；可是那厚達十二尺的監獄石牆，卻不能遏阻她給教徒們的影響。
    
在抗羅宗的圈子內，阿爾諾得(GOTTFRIED ARNOLD)（一六六六——一七一四年）的著作，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威登堡受教育，後來在基信(GIESSEN)擔任歷史學教授，但不久就辭職他去，因為他發現那種社交生活和職責的壓力，妨礙了他與主的相交。施本爾並不同意這樣的作法；他認為儘管生活環境並不愜意，甚至會損傷自己的靈性，但只要還有機會幫助別人，就應該堅持下去。可是，阿爾諾得卻認為路德會尤如巴別塔，已經沒有改良的可能，並且覺得自己離群獨居，更接近使徒的生活樣式。他第一部著作《起初的愛心——早期基督徒活潑的信心和聖潔的生活的寫真》，是記敘教會由使徒時代開始至君士坦丁時期的歷史，指出因政教合一而帶來的不幸。後來他醒覺到一件事：教會歷史經常是由那些得勢的教派人士執筆，不免有偏見，所以必須有人把史實不偏不倚、忠實地記錄下來，於是他著手寫了名聞後世的《從新約時代至一六八八年教會及異教的寫實》。他摒棄了以教會局限於某一特殊組織的看法，尋索那宇宙性的教會，就是那肉眼看不見，故居在全地各民各教會中的。對此書的評價，讀者們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是基督降生以後遺害最大的一本著作，但亦有人認為它是除聖經以外最有價值的佳作。
    
蓋恩夫人的著作，使許多人領會到與神保持密切交通的生活的可能性。
  阿爾諾得的作品，叫信徒得著甦醒，要與世人分別，和聖徒相交。
    
一七OO年，這些分散各處的信徒，漸漸匯聚起來，成立教會，人稱之為“非拉鐵非”組織或教會，非拉鐵非就是“弟兄相愛”之意。
    
位於威斯特發里亞南端，威根斯坦書(WITTGENSTEIN)小國中，接連的幾位統治君侯均施仁政，採寬容政策，因此吸引了各種各式的人來定居，從色芬群山中逃難出來的信徒受到收容。而此小國南北兩區的統治者，分別和一位因聖巴多羅買大屠殺而逃到尼德蘭的法國貴族的兩個女兒結親。這兩個家族均虔信基督。一七二一年，北區伯爾堡(BERLEBURG)由這兩個家族的後人所統治，名叫迦士密爾(CASIMIR)伯爵。他與妻子和守寡的母親，經常維護那些受迫害的信徒。
    
他們屬於當時已散佈各地的非拉鐵非教會。諾立赤的莉德(JANE LEADE)及其它信徒，相信啟示錄第二、三章寫給眾教會的話，是預表教會發展歷史中幾個過程：撒狄教會預表抗羅宗，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老底嘉教會那種不冷不熱和變質的情況，就快要應驗，所有甦醒過來的信徒，於是組成“非拉鐵非”。一六九五年在倫敦成立了“非拉鐵非”教會，用意不在成立另一種新教派，而是要在聚會中保持彼此相愛的靈，和最初的聖潔而公正的使徒教會的形式。加入的人，不一定要脫離原有的教會，他們也從不勉強人，但他們聚會的時間，與其它教會聚集的時間相同。因此如果他們要參加原屬的聚會的話，就不可能來參加“非拉鐵非”聚會。他們說：當時非拉鐵非教會還幼嫩軟弱，必須要等到能力彰顯出來時，他們所期望的現象才會實現，就如：猶太人悔改；土耳其人和一切不信的外邦人來歸信主；背道的人迴轉；萬物恢復原來該有的樣式；基督親自在地上顯現等等。在德國、荷蘭和其它的許多地方，都有同類的聚會：伯爾堡成了教會復興的中心地。這次復興的範圍，包括德國西部，由阿爾卑斯山直到沿海各地。
    
一七一二年，這些組織印行了馬爾堡(MARBURG)版本聖經，題為：“神秘及預言性的聖經——包括新舊約全書，譯自原文，附主要預表及預言的解釋，尤重雅歌書及耶穌基督的啟示錄，及其中的主要教訓”。後來（一七二六-四二年）又印行了一本內容更豐富的伯爾堡版本，共八大冊，印刷精美，附詳細註釋，連蓋恩夫人的教訓也包括在內。
  非拉鐵非教會，可說是好幾種不同的運動合起來的產物，目的在撇開各教會間的分歧，並將各教會在愛中聯絡起來，又相信人心靈中的潔淨和完全，要遠比“眾教會”表面的奉行宗教禮儀，更為重要。
    
為了彼此相助，他們約定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時間內，各地信徒同時在靈裡學習在神面前等侯。
    
伯爾堡的聚會中，有一名活躍的信徒卡爾博士(DR.CARL)，是迦士密爾伯爵的私人醫師。一七三O年，他發出了“非拉鐵非教會的呼籲”，勸勉信徒離棄是非愛惡的爭執，摒除成見，回到問題的中心，在聖靈及真理中敬拜神。凡願意聽從的信徒，應該有同樣的情操：他們說同一的語言，有同一的口味、同一的感情。但這種合一，只能在那些肯離棄屬血氣的字句和人為的圈子約束的人身上顯明出來；他們也是那些能回到心靈和誠實中享用神寶貴話語的人。他們本身可能稱為羅馬天主教徒、路德派、或改革宗等。在這種合一的實際中，陶勒爾、墾普斯、亞仁特(ARNDT)、尼安德(NEANDER)等，都是合而為一。基督教真正永存的實際，是治死舊人和活出新靈。
    
這個呼籲，在不少人的心中引起了回應，尤以在禹爾吞堡和瑞士為甚。有許多人雖然沒有參加非拉鐵非組織，心中卻實際上已是它的忠實奉行者，他們都樂意尋求神的國，實行敬虔的生活；實際上他們在心裡是以非拉鐵非組織為依歸，因為在那裡他們看見神的國度所要求的實際，而在其它各種宗派中，他們只見教會的外殼和形式，而其中還隱伏著敵基督的靈。親岑多夫曾嘗試要將這些社團組織起來，並將它們附屬於摩利維亞弟兄同盟會，卻沒有成功。
    
霍次努(HOCHMANN VON H0CHENAU)的傳道工作，是造成當時教會復興的因素之一，使許多罪人悔改，並建立非拉鐵非教會。他經常出外傳道，但屢受暴徒襲擊，又被當局囚禁。可是所到之處，都吸引著大批人來聽道；為許多人帶來極大的祝福，他一生盡忠事主，熱切勤勞。只在有時退到威根斯坦樹林內的一所小屋裡靜思時，才有短暫的歇息；其它的日子，因著熱愛人的靈魂，尤其是猶太人的靈魂的原故，他不停地在德國西部及北部各處傳道。因他的講道而悔改信主的，有一個年青的神學生賀弗曼(HOFFMAN)；他在國立教會外另立聚會，引領了特爾斯鐵根（TERSTEEGEN)悔改歸主，這人日後為基督作了極有力的見證，又因所寫的詩歌使後世都分享了不少屬靈的益處。斯提領(JUNG STILLING)（一七四O——一八一七年）的一生及其著述，給人極大的影響。他記述到當時的情況，說：“在教會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段時期的信徒，能像在這剛過的世紀內的上半段時期的信徒那樣，切切地仰望主再來。起頭是哈勒信徒的複興，緊接著是親岑多夫所協助恢復的弟兄會教會的見證，然後是伯爾堡的非拉鐵非教會，結果帶來了伯爾堡版本聖經的印行，同時有兩位先鋒出現：一為若徹(FRIEDRICHROCH)，另一為霍次努；接著還有特爾斯鐵根及其它的許多聖徒。”
    
那些稱為瓦勒度派、或重浸派、或其它類似性質的教派，都不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改革者，也不是後來試圖要改良路德會或改革宗教會的。他們的起源，比這一切都更早，而且他們一直保留了起初聖經的教導，經歷了後來發展出來的各種組織的興衰，仍能持定不變。
    
照樣，那些稱為保羅派的，及其它在信仰上與他們有關聯的信徒，也不是希臘東正教的改革者。他們也是老早就存在，後來與東正教教會並存，但一直都是分離獨立。
    
但是，也有不少運動是針對天主教會或抗羅宗教會進行改革的：有的試圖在現存的體系內產生影響，也有自動離開或被迫離開這體系。屬於後者的，有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的改革份子所組成的抗羅宗，形成了羅馬天主教經過各種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後的各宗派。
    
在羅馬天主教會內部，也有進行改革，例如亞西西的法蘭西斯，又例如好幾位教皇，都曾認真努力去剷除陋習，但至終發現制度根深蒂固，經濟問題牽連太大，結果都徒勞無功。

  同樣地，在路德會和改革宗教會內，也有人嘗試著手整頓內部，例如敬虔派；但亦有人脫離他們而另立聚會，例如喇巴第派。
    
波希米亞弟兄會，本來源出於瓦勒度派，但親岑多夫將他們進行改組時，卻以敬虔派的信仰為依歸，結果就把他們留在國立教會的範圍內。
    
神秘派所代表的信徒，都是那些以為恢復早期教會的樣式，已經沒有可能，便轉而尋求個人成聖及與神相交的生活的人；他們同時仍舊留在原有的教會體系內，照著各人的愛惡或多或少向原有的教會効忠。在靈性上，他們接近修道主義(MONASTIClSM)的精粹，這類信徒，在天主教和改革宗教會內部存在。當“非拉鐵非教會的呼籲”發出以後，他們曾嘗試成立實際的教會。
    
因為教會已遠離基督的吩咐和使徒的教訓，並且在聖經的教導上處處出毛病，要立刻完全恢復原有的正確的樣式，實非易事。所以起初是恢復一部份真理，然後是另一部份的恢復，逐步慢慢的改善。因為這些屬靈復興是在不同的情況下，和不同的時間內發生，結果產生了各種宗派，在歷史傳統上各有不同；在對起初的啟示所領受的程度也各異；在返回起初樣式的決心上，也各有分歧。因此，就引起了別人批評他們是分門結黨，但事實上，這個現像是指出異途同歸於起初的合一的可能；這起初的合一，也是他們各宗派的最終目的，因為走天路的旅客，至終會抵達目的地，正如主為他們向神所作的禱告一樣：“我在他們裡面，祢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